少年某
是夜，月沾玉露，雾侵四野。因着与友人再聚不易，我便承着他们的情，推杯换盏间，已是三两浊酒下肚。散时，已然酩酊大醉。推拒了友人相送的请愿，我独自走在返程的小路上。
 远山人家灯影绰绰，只见的一片光亮模糊在月光与薄雾的交织间。脚下一阵虚浮，为了不多失态，我只得借助身旁的竹，慢慢移动着。就如此走了半晌，忽见前方一阵明亮，一时不觉，跌倒在地。
半迷蒙间，只觉衣袖湿重，原是竹林正紧邻着一泓潭水，跌倒时不慎袖袍落水。醉月悠悠，漱石休休，借着粼粼的水波，我看见了我此时狼狈的模样：衣帽凌乱、束发披散，两颊布满酡红，好一副醉酒窘态!来不及多想，便见着水面映出一稚儿脸庞，朦胧间竟看不清他的五官。是谁家小儿这般不得教管，竟让他一人月夜出逃!笼起半湿的衣袖，我摇晃着直起身来，想要呵斥住这胡乱戏玩的小儿，却只是被他引着向前跑去。
随着他的脚步恍然间走进一片白光中，霎时间天光乍现，楼阁林立，人声鼎沸……这是……洛阳城?是了，我断然是不会认错的，这是洛阳城，我儿时所在之地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这还是这般好光景，还是一如从前。再去寻那稚儿，见他钻进了一群围观的群众中，不待多想我急忙跟了上去!透过人群，我看见一女子身着戎装持剑起舞，剑气凌然，气势雄浑——是公孙大娘的浑脱舞!恰如凤凰于飞，雄鹰翱翔!可公孙不是该……未等我多思，只觉后脑一阵钝痛，抬头望去：那小儿单腿微弓，倚着树干斜坐在树杈上，半张脸隐秘在树影之间，手中有一下没一下的抛着枣儿，好不闲暇!对上我的视线，只是勾唇一笑，将手中的枣像我砸来!
来不及避闪，我已做好被枣儿砸中的准备。等了不知几息，不觉的有疼痛，也没见枣儿落地之声，试探着睁眼：是隐隐青山、是迢迢水波，恰有万籁生山，但少一星在水。哪还有那车水马龙的街!哪还有那调皮作乱的小儿!一时之间已是分不清这些是否真实，眼里心里已被那群山浩渺所俘获。遥想当年少时，我也曾游历山川湖海，看遍大唐繁华，访山访水访前人，哪怕满怀豪情落空也不碍那漫游情怀，闲适骑马遍野、长弓挽月!只是……
正待我追怀往昔，眼前景色忽一变，我来到一座坟前。坟前有一青年披麻戴孝，神色哀恸。这位……好生熟悉!却依旧如那小儿般看不清五官。他是谁?是我误入了他的梦吗?我心中疑惑万千。为了解开疑惑，我悄悄跟在他的身后。时间仿佛按下快进键，我跟随着他，看他携妻流亡，交谈访友；看他应诏入世，却逢奸人；看他家庭落魄，身体衰微；看他辗转贵族间，附庸风雅，只为为持生计……这一切的一切我只觉得哀叹，叹他时运不济，叹他少年意气，叹他同我一般无所作为而又无可奈何。
回顾我自己的人生，空有志气而无所投处，哪怕出任官职也只是蝇蝇小官，在国家危难之际哪怕是被敌所伏，也遭人嫌弃。曾也遇两三好友，羡慕太白那浪漫而自由的天性，不为权贵折腰的反抗精神，叹本有更早时机相遇却又因缘际会而失之交臂。可或许我们本就缘浅，我不能成为如他般一心求道的仙人，我只是一个落魄无为的浮萍，才道以后遇新友而不见故人。人未能成志，而两鬓先斑，就连我那小儿也因我的无用而早夭!长安十年只见上天奢靡，谪迁他地只叹山河飘零，纵使我写尽苦难，写尽悲愤又如何？我只得蜗居在草堂寄人篱下，连这一点安居都是求他人救助!我是杜预的孙辈啊！我是杜审言的孙辈啊！世代为官，尽忠职守的家族最终竟出了我等只能看尽悲难而无能为力的后辈啊……
随着时空的转变，我见那青年面庞逐渐沧桑而始终不得志，却仍一心向着那昏庸的皇帝!我只觉的可笑，在这般境遇下仍将希望寄托于那昏暗的朝廷?但当我看到他不顾一切的奔赴时，我的心动摇了。我也曾如此啊，如此相信，如此坚定……在恍然间我好像看清了他的脸——是我吗？是我啊……难怪在见到他的第一面如此熟悉，一切仿佛都有了解释……
晨曦的光透过窗棂撒进房间，形成一个透明的屏障，我望向窗外，听着妻子在我耳边絮叨“你这个不省心的，昨夜逞什么能，要不是他们及时发现不对，返回去找你，你就不知道要倒在那潭边多久哩……”没多理妻子的念叨，我又想起昨夜从友人那得到的消息:代宗即位，严武入朝……望着远方依旧连绵翠绿的青山，提笔写下:此生那老蜀?不死会归秦!
我是那小儿，是那青年，更是永不忘少年意气，心念百姓的杜子美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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